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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圆的月亮高悬在摩天岭的上空袁 几朵暗云在空
中疾走袁整个山岭荡漾着皎洁的月光遥无边的森林静谧尧
清丽尧柔美袁如一幅水墨画儿袁如一首悠扬的歌儿遥
嗷嗷噎噎忽然一阵动物的叫声传来袁 声音呜咽袁

好像在哀哭遥 罗大林睡梦中猛地惊醒袁谛听片刻袁一跃
而起袁披上衣服袁走出屋子袁寻找声音的来源遥
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钥 对浴 是雪狐狸浴 罗大林得

出最终判断遥
对于雪狐袁罗大林很熟悉袁也很有好感遥 小的时

候袁他家的后山就有几只雪狐遥 雪狐全身披着白白的尧
软软的绒毛袁尖尖的耳朵灵巧地闪动袁黑亮的眼睛闪
烁着聪慧的光芒遥 雪狐经常出现在大林家的屋后袁大
林很喜欢它袁经常喂它东西吃遥 时间长了袁雪狐觉得大
林不伤害自己袁就放下了戒备心袁只要大林在后山玩
儿袁雪狐就会围转在他的身边袁和他讨吃的遥 后来袁其
中一只雪狐死了袁罗大林非常心疼袁还挖了一个深坑
把雪狐掩埋了遥 去年袁罗大林还带着自己的儿子来到
后山袁回忆自己和雪狐在一起的快乐时光遥 他告诉孩
子说院野一定要善待野生动物袁不要伤害它袁它们是人
类的好朋友浴 冶

罗大林是林业局摩天岭防火瞭望站的一名瞭望
员遥摩天岭瞭望站距离局址很遥远袁条件艰苦遥罗大林
不管这些袁主动要求来这里工作遥 开始袁妻子坚决不同
意袁罗大林就百般安慰袁说院野再苦再难也要坚持遥 保护
生态是林区的事情袁也是国家的事情袁自己是党员袁不
应该讲任何条件遥 冶他又说袁森林里的野兽不会把自己
怎样袁当危险来临时袁他会迅速躲避曰至于狍子尧狐狸尧
驼鹿什么的袁就更不用怕了袁它们是我的老朋友了遥 妻
子见劝不动袁只好同意他的选择遥
那只哀哭的雪狐遭遇到了什么钥 等天亮了袁一定

要把这只狐狸找到遥 由于牵挂着雪狐袁接近天亮时罗
大林才睡着遥 一束晨阳的光芒透过窗棂暖暖地停留在
罗大林双目上袁罗大林瞬间惊醒袁脑际跳出要寻找雪
狐的念头袁便疾步登上高高的瞭望塔遥
此刻袁正是大兴安岭的早晨遥 澄碧的蓝天袁热烈的

晨阳袁无边的林海遥 道道金光在林海上跳跃遥 松针尧绿
叶尧花瓣儿上露珠滚动袁闪烁着太阳的光芒遥 百鸟鸣
唱袁在晨光中更显得悦耳动听遥 两只鸿雁展开双翅在
空中翻飞尧滑翔噎噎
罗大林转动着望远镜在搜寻那只雪狐遥 听袁隐约

中又传来雪狐凄惨的叫声袁断断续续袁有气无力遥 对浴
声音是从不远处的山腰传出的浴 罗大林快步走下瞭望
塔袁向山腰处奔去遥

不顾脚下羁绊袁摔了几个跟头曰不顾枝叶荆棘把
身上划出道道伤痕遥雪狐袁你在哪里钥罗大林在山腰处
转悠几十分钟还是没有找到遥 听袁又出现了雪狐虚弱
的哀鸣遥 叫声就在跟前遥 终于找到了浴 只见在一处十
几米高呈 90 度角的悬崖下面平躺着一只成年的雪
狐遥 雪狐是从悬崖上失足坠落下的袁浑身是土袁两只前
腿带血袁一只腿骨已断袁骨头穿透皮毛暴露出来遥 雪狐
受伤严重袁半睁着无神的眼睛袁已经无力叫唤了遥 站在
它身边的是一只幼小的雪狐袁是雌性袁应当是受伤的
雪狐的女儿遥 罗大林的到来袁小雪狐后退几步袁又跳跃
着奔了过来袁好像在求救遥 罗大林俯下身观察袁受伤的
雪狐气息尚存袁估计还能够活下来遥 罗大林没有怠慢袁
急忙抱起受伤的雪狐袁气喘吁吁向住处走去袁小雪狐
也紧紧跟随在后面遥
受伤的雪狐被安置在卧室中的另一张床上遥 罗大

林小心翼翼把雪狐伤腿上的外露骨头捋顺归位袁用纱
布紧紧缠上遥 两只雪狐是不是饿了钥 罗大林打开自己
仅有的一袋奶粉袁沏好后给雪狐母女喝遥 这对母女可
能好久没有进食了袁半盆奶水一气喝完遥 雪狐受伤的
腿是要感染的袁身边又没有消炎药袁怎么办钥 罗大林就
出去采来几棵草药袁把草药捣碎袁敷在雪狐伤口处遥 雪
狐通人性袁知道配合袁上药很顺利遥 受伤的雪狐凝望着
大林袁用毛茸茸的唇触碰着大林的手遥 罗大林感到手
暖暖的袁心也暖暖的遥

一晃儿袁半月时间过去了袁成年雪狐已经能够一
瘸一拐地行走了遥 雪狐母女没有离开的意思遥 罗大林
登上瞭望塔袁两只雪狐就端坐在塔下候着曰罗大林外
出巡山袁两只雪狐就跟在后面遥 雪狐妈妈腿还没好利
索袁怕一不小心再有闪失袁罗大林就对雪狐呵斥袁挥舞
双手阻止随行遥 等罗大林归来时袁雪狐母女已经不见
了遥 大林内心一下变得空落落的袁有几分难过遥 野腿已
经好得差不多了袁离开就离开吧浴 冶大林默念道遥 天黑
时袁雪狐母女又回来了袁立在罗大林的门前袁还扬起脖
子发出叫声遥
几天时间又很快过去了袁 雪狐的腿完全康复袁能

够行走自如了遥 野伤养好了袁你们娘俩该回归山林了遥
山林才是你们的家遥 在那里袁你们才有自由袁也能获得
生存的本事遥冶罗大林晾开大嗓门和雪狐母女对话遥雪
狐虽然听不懂大林的话袁但却依恋着罗大林袁知道罗
大林是可靠的朋友袁真的不愿离去遥
怎么办钥 断炊袁不给雪狐吃的浴 一天尧两天尧三天袁

雪狐没吃到一点东西袁雪狐还是不走遥 到了第四天袁雪
狐实在饿急了袁 竟然打起罗大林养的母鸡的主意袁围
绕着鸡笼子转圈儿遥 机会难得袁罗大林拿起水桶使劲
敲击袁挥舞着木棒做打击状遥 雪狐母女远远望着罗大
林袁发出一阵呜咽声袁慢慢向树林中走去遥 雪狐母女走
了几步袁又停了下来袁回过头袁望着罗大林遥 随后袁雪狐
母女迈动脚步袁奔跑着钻入了山林噎噎
此刻袁火红的晚霞在天边尽情地燃烧遥 瞭望塔上袁

罗大林久久伫立着尧凝望着袁整个身体披挂着浓浓的
玫瑰红噎噎

雪狐
阴 吴士永

渊小说冤

一片一片袁银如烟袁白似雾袁在群岭上纷纷扬
扬飘荡遥 这是大兴安岭入冬后的第一场雪袁它来
得正是时候遥
初见兴安雪袁是 1982年的深秋遥 年少的我跟

父母在大兴安岭上收白菜袁虽是热火朝天袁却因远
离故乡而心情黯然遥 上午袁天还晴着袁可到了下午
就阴起来遥 温度瞬间降了许多袁风也硬了袁刮在脸
上生疼遥 我停下手中的活儿嚷嚷着要回家遥 父亲
说院野要下雪了袁得抓紧把白菜收回家遥 冶我噘着嘴袁
硬着头皮在寒风中继续收白菜遥 大白菜足足装了
一卡车袁我正准备上车袁手背儿却凉了一下袁一朵
晶莹的雪花亮亮地呈现在眼前遥野下雪啦浴冶我仰起
脸兴奋地大喊起来遥雪花一朵朵在空中绽放袁远处
的山岭袁近处的树林袁所有的景色袁都在雪中变得
朦胧遥当我们载着满满一卡车大白菜到家时袁大雪
已漫天卷地般把整个大兴安岭覆盖起来遥院落里袁
街道上袁群岭间袁到处都是雪袁到处都是白色的纱
幔遥 父亲真是想得周全袁 要是放在第二天收割白
菜袁那白菜还不得让雪给埋在地里呀遥屋外大雪弥
漫袁仓房里摞满了我们收回来的大白菜遥
一棵棵白绿相间的大白菜袁在大雪覆盖前成

了全家人喜庆的收获遥 也就是这一天袁我正式接
纳了大兴安岭袁真正将它视为自己新的家乡遥 温
暖的炕桌前袁我们听父亲讲当年开发大兴安岭的
故事遥 开发大兴安岭那几年冬天格外冷袁雪下得
也猛遥对大兴安岭而言袁一下雪袁就意味着一年里
漫长冬季的开始遥冷的天袁白的雪袁外加寂静的群

岭袁让人感到孤独和恐慌遥 那厚厚的积雪被阳光
晃得格外刺眼袁更让人感到大兴安岭刺骨的冷遥

雪落兴安袁没有大路袁很多时候人都要行走
在无边无际的密林中遥 踩着厚厚的雪袁有时一脚
下去袁半截身子都被雪埋住了袁难以跋涉遥 天冷尧
降雪袁风也总是刮不完遥 风夹着雪袁雪裹着风袁冰
天雪地中袁 开发建设者们咬紧牙向老林深处开
拔遥 腿冻麻了袁手冻裂了袁鼻子也冻白了袁但人们
还是坚定地往前走遥 往前走袁前面的视野会更开
阔遥 逢山开路袁遇水架桥袁雪中袁人们行走出一条
冰雪的弧线遥 高寒禁区袁终于被这英雄的群体所
突破袁在他们的身后袁是一条长长的铁路袁还有纵
横交错的条条公路尧座座崛起的贮木场遥 父亲说
这话时袁我看到了他眼中闪动着晶莹的光袁就像
飘到我手背上的那朵雪花一样遥
兴安岭的雪袁为我带来了无限的诗情遥 即便

雪再大袁路再难走袁自己都能走出一道风采来遥每
次下雪袁我都尽情地观赏袁总试图把洁白的雪与
多彩的梦融在一起遥兴安岭的雪比老家大平原上
的雪更加凌厉遥它清澈而纯洁袁飘逸而洒脱袁把逶
迤的群岭瞬间泼成一幅黑白相间的水墨画遥雪花
飘袁梦儿摇袁年少的热情迅猛燃烧遥 至今想来袁兴
安雪袁应该是点燃我文学梦的使者遥

野不知庭霰今朝落袁疑是林花昨夜开遥 冶兴安
岭的雪袁把我从年少牵到中年遥 我在家中临窗而
立袁飘扬的雪花在窗外飞舞袁我的心也仿佛变成
雪花遥雪越下越大袁倏忽间袁变成了晚春时节江南

的梨花袁一瓣瓣儿袁慢慢地尧轻柔地落下来袁白了
大地袁醉了时光遥
有一年袁都到了 11月中旬袁大兴安岭仍未下

雪遥 在我心里袁不下雪袁那还是大兴安岭吗钥 尽管
室内热气腾腾袁可外面不见一抹洁白袁着实令我
不安遥 一连几晚袁我都睡不踏实遥 一日下班时袁忽
然感到朔风强劲袁云阴天暗袁心中窃喜袁这天要下
雪了遥 果不其然袁第二天一觉醒来袁拉开窗帘袁哎
呀浴 窗外早已被厚厚的雪染成银色遥 我情不自禁
找出相机袁穿戴整齐袁兴奋出门遥我要把这珍贵的
雪袁收藏到我的镜头中尧我的记忆里遥
可一楼的单元门却推不开遥 谁能把门堵上钥

我一急袁用肩膀猛地推开了门遥 一大堆带着风的
雪涌进来遥 这雪下得可真够大遥 小区院内的雪差
不多半米厚袁停在院子里的车都陷在了雪中遥 我
惊奇地打量着这场丰厚的大雪袁被它不同凡响的
景象惊呆了遥我顺手在一辆小车顶上抓了一把雪
吞入口中袁 一阵特有的清凉和寒气旋即绕在舌
尖遥 踩着绵柔的雪袁脚下发出野咯吱冶野咯吱冶的声
响袁我仿佛又回到童年遥 小区外的街道就像铺了
一条长长的厚厚的白棉被袁 偶有车辆的辙印袁也
显得富有情趣和诗意遥 路两旁的树也灵动起来袁
它们似一个个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子袁在等候众
多宾朋的祝福遥哦袁兴安雪袁这就是你的静美和纯
洁遥这场迟到的雪袁让我兴奋很多天遥我在银装玉
砌的世界里尽情地拍摄遥 银色的小桥袁洁白的雕
像袁在我的相机里美成了一幅幅灵秀的画遥
春的风袁夏的雨袁秋的霜袁都不足以释放大兴

安岭内在的气质袁只有冬的雪袁才让世人领略到
大兴安岭的高洁和纯美遥
对大兴安岭人而言袁 除了对山岭和林木有特

殊的情感外袁就是雪遥 大兴安岭的雪一般要到立冬
后才站得住袁提前下来的袁很快就融了遥 持续半年
的降雪袁 把大兴安岭人的性格塑造得格外豪放和
洒脱遥 雪中袁约上三五位好友袁在温暖的酒馆里袁满
斟慢饮袁情酣意畅袁岂不快哉钥 冰天雪地袁山岭是
宝袁林木是宝袁浩荡的兴安雪也是宝遥 如今的大兴
安岭袁因雪而生财袁因雪而致富袁雪带火了旅游业袁
壮大了冬泳队伍袁拓展了运动场地袁大兴安岭人巧
用这壮美的冰雪袁书写发展新篇章遥 雪袁点染了北
国群岭曰雪袁醉美了千里兴安曰雪袁塑造了大兴安岭
人扎根边疆的坚强品格遥

周末袁雪悄悄降临袁一朵朵洁白的小花在空
中绽放遥小城上空飘着雪袁群岭间舞动着雪遥绵延
的大兴安岭渐渐被雪裹了起来袁 严严实实的袁不
惹一丝尘埃遥

渊朱明东院黑龙江作家遥 本文原载叶人民日报曳冤

兴 安 岭 的 雪
阴 朱明东

根河

清澈透明的河水
穿过岩石和土壤
在大岭之上翻卷
绿色的波浪
在每一片叶子
每一枚果实
每一个花瓣间潮落潮涨
在每一个嫩芽
每一个即将枯萎
或枯萎的枝条间奔忙
从遥远的古代
流到今天
从我们的眼前流过
流过一个又一个远方
流过金戈铁马血雨腥风
也流过喧闹的繁华
流过短暂却坚韧的哀伤
在相同或不同的血脉间
在新生和耄耋
在男人和女人
在云雀和苍狼
在眼神和记忆间
清澈透明地流淌

山岭

山岭静静蹲伏
看似想要逃脱
或准备保护
这一侧的
清澈静美
那一边的
激流翻涌
忘记了相遇时间
模糊了相见地点
唯有眼光唤醒的漫天焰火
被小心翼翼凝成
记忆的香气和光泽
而这千年的相伴
固定为岁月中的传说
几千几万年
相濡以沫

山林

树的影子从记忆里
重合到敖鲁古雅的山林
虽年轻但迷惑的眼睛
从多少年前的林子望过来
惊讶而新奇
细雨的馨香

在树枝间弥散
山林的气息古朴又新鲜
契合历久弥新的友情
还有将老未老的年龄
在失去方向中寻找方向
在捕捉情感后点亮文字
在遍寻哲理后平静
让一些名字鲜明
让一些句子永恒
有朋友在不远处的林子
迷途不过是一片音符
游走在支流的路途中
船舷边泛起的浪花
迎面而来却可以绕过的山峰

木屋

在山里人的手中
修成一种景致
为远离森林的梦
提供森林的香气
抚平喧闹的风
木屋 忙了一个夏天
山被颜色随意泼洒
水清澈却瘦弱
大雁飞走之前
操着方言走家串户
落叶开始装点
木屋和林中的小路
离开山林后
寂寞就抽枝长叶
从长第一片嫩芽
到离开山野
没人问起过树
自己行走的计划
或者辛苦但自由的生长
或者恣意成火焰
或者成为桌子 木屋
或者潇洒成山间的倒木
命运的四条河流
或有差异不可改变
如果木屋和树
看同样不由自主的你我
我们处于哪一个过程
是被造化雕琢
是体悟生长或死亡
还是正投入汹涌的火

大岭印象
阴 张声龙 森林在歌唱遥

森林的歌袁动听的歌遥 每天袁这里有许多许多的歌者在歌唱袁有
的婉转轻柔袁有的高亢激昂噎噎
我走进了森林袁走进了歌声里遥 歌声如细碎的阳光袁在枝头跳跃袁在

林中飞翔遥 走走袁看看袁听听遥 这时袁我见到了歌者遥
瞧袁每一棵树上袁都有许多许多的小鸟儿遥 每一只鸟儿袁都在尽

情地歌唱着遥
鸟儿的歌袁从树梢洒下 袁在枝叶的缝隙里流泻成金色的

阳光瀑布遥
鸟儿的歌袁挂在枝头的叶片上袁结成了晶莹的露珠遥
鸟儿的歌袁落在地上的红草莓尧白蘑菇和鲜艳的花朵上袁飘散

着浓郁的芬芳遥
鸟儿的歌袁落进溪水里袁与欢快的鱼儿一起游向远方噎噎
鸟儿的歌袁汇成了森林的歌遥
哦浴 每一座森林都在歌唱遥

树木与小溪

有森林的地方袁就会有小溪遥
无论在每一座森林袁 我都会见到小溪遥 小溪就好像顽皮的孩

童袁缠绕在树木的脚下袁野哗啦啦冶要要要每天都在不停地戏闹着遥

树木不声不响袁只是默默地站立着遥
有时袁树木会抖动一下身子袁掉下几片叶子袁送给这脚下的

顽童遥
有时袁树木还会抖落几颗露珠袁赠给它遥
还有时袁树木会弯曲着枝叶的手掌袁抚摸小溪的身体袁一下又一下噎噎
每当这时袁小溪更加欢快了袁它大声唱着歌儿袁围绕着树木袁围

绕着森林袁围绕着大山袁一圈又一圈地跑个不停遥
我听见大森林笑了浴
我听见小溪笑了浴
不是吗钥 那树叶野沙沙沙冶的声音袁那小溪野哗啦啦冶的声音袁不

是都在笑吗钥
和谐美满的大自然袁真好浴

白桦树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白桦树遥
这棵白桦树比父亲的年龄还要老遥 那时袁父亲在这里建房子袁

白桦树由此就成了野家里人冶遥
后来袁父亲去世了袁我也变老了遥
后来袁儿子长大了袁离开了家乡曰我也离开了老宅袁迁到了城里遥
有一次袁我梦见了白桦树遥它睁着一双双的眼睛袁在寻找着

我们遥
梦醒了遥 我的眼角含着一滴泪噎噎

森林在歌唱
阴 林 殷

渊散文诗 外二章冤

屈指算来袁我在雅鲁河游泳已 10
多个年头了遥
我的故乡在山东胶东袁少时投奔

亲属来到大兴安岭环抱的呼伦贝尔
扎兰屯遥 源于千山万岭袁扎兰屯有河
流近百条袁穿过市区的雅鲁河人称母
亲河遥
少时瞒着父母袁 我学会了游泳袁

泳姿也仅仅是野狗刨儿冶遥 我自从来到
大东北袁从不下河游泳袁皆因这里的
水太凉袁 三伏天河水温度也就 10多
度遥 10年前一个夏天袁扎兰屯出现了
极端天气袁气温连续几天接近零上 40
摄氏度遥 就是在那个夏天我开始下河
游泳了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遥
雅鲁河发源于兴安岭岭顶袁在扎

兰屯区域流程百余公里袁然后一路向
南直奔嫩江再奔黑龙江遥 它曾经是一
条清水河遥1957年罕见的大暴雨引发
了特大洪水遥 据当年看护雅鲁河堤坝
的老人回忆袁山洪满槽的河水依然清
澈袁双手捧起便可饮之遥 1961年作家
老舍等人访问扎兰屯袁感慨这里苏杭
般的风光袁写下叶辛丑夏访扎兰屯曳遥
对清澈见底尧粒粒卵石根根水草清晰
可辨的雅鲁河袁老舍先生更是赞赏有
加袁把野水理水草袁水草犁水冶风趣地
誉为野少女秀发少男梳冶遥

后来的雅鲁河水渐渐变得浑浊
了遥 我就是在那个时段涉入雅鲁河开
始游泳遥 一个星期天袁大水过后袁天气
依然闷热袁人们依旧入水消暑遥 我也
按捺不住下了水遥 不料袁由于河水浑
浊袁看不清河道袁上岸时遭遇了旋涡遥
我一次次试图上岸袁却一次次又被黄
水卷进旋涡遥 我感到了心力衰竭要要要
生来第一次有了濒死的感觉遥 就在我
再一次艰难地冲向岸边时袁一只大手
拽住了我遥 我得救了遥
我感谢救命恩人袁却没有痛定思

痛止步雅鲁河袁依然照游不误遥
后来袁雅鲁河渐渐清澈了遥 雅鲁

河有了河长袁河套内所有违规建筑都
拆除掉了遥 爱惜和保护河流成了扎兰
人的自觉行动遥 却说雅鲁河的泳人袁

自费添置了垃圾箱曰驾车的泳者唯恐
车轮碾压林草袁 从不将车驶入河套袁
远远停泊在河套之外遥

蓝天白云袁绿水青山遥 在这里游
泳是何等的惬意浴 我们的泳场名为
野杨柳泉冶袁因其四周高杨垂柳尧水底
涌泉得名遥 来这里的泳者清一色男
人袁河中击水袁沙滩浴阳袁泳者个个肤
色黝黑尧腱肉突兀袁尽享清凌凌河水
的恩施遥 就在前不久袁我惊见一老兄
操起牙具袁舀河水刷牙遥 一问方知他
是冬泳队的遥 他告诉我袁他们队伍里
有不少人用河水漱口刷牙袁足见河水
的洁净遥 冬天即使气温降至零下 30
摄氏度袁他们每天清早都要刨开夜里
结下的冰层跳进水里游上一番袁然后
用冷水洗漱遥
享受雅鲁河快乐的不仅是人遥 野

鸭子常常成群结队畅游在杨柳泉遥 它
们每年 5月下旬来到这里袁9月下旬
飞向南方袁恰巧吻合了我入水和辍水
的时段遥 它们一点儿都不怕人袁我们
赠予它们食物袁它们拍打着翅膀争相
抢用遥 在杨柳泉还见到一种动物袁它
体态酷似巨鼠袁嘴巴贴着水面袁优哉
游哉遥 有人说是水貂袁有人说是水獭袁
最终也没定夺遥 不必定夺了袁反正与
我们一样袁都是乐水的家伙浴

雅鲁河游泳 10余载袁 我的泳技
提升了遥 这些年里袁一切一切都在发
生着变化袁扎兰屯已被命名为国家旅
游城市袁以雅鲁河为中心的秀水国家
湿地公园也获批准遥 看着雅鲁秀水中
欢愉的生灵袁 我总会想袁10年时间最
根本的变化袁是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冶的理念已润物细无声地潜入了
每个人的心里并扎下根袁惠及着天地
间的千生万物遥

乐 在 雅 鲁 河
阴 鲁 村


